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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
我
國
民
國
時
期
的
書
法
藝
術
，
學
術
界
有
四
位
公
認
的
書
法
大
家
，

他
們
分
別
是
譚
延
闓
（
楷
書
）
、
胡
漢
民
（
隸
書
）
、
吳
稚
暉
（
篆
書
）
、
于

右
任
（
行
書
）
。

譚
延
闓
，
湖
南
茶
陵
人
。
譚
延
闓
自
幼
聰
慧
好
學
，
年
少
時
即
被
清
光
緒

皇
帝
的
師
傅
翁
同
龢
稱
為
﹁奇
才
﹂
。
一
九
○
四
年
，
譚
延
闓
參
加
清
末
最
後

一
次
科
舉
考
試
，
中
試
第
一
名
貢
士
，
即
會
元
；
四
月
參
加
殿
試
，
列
為
二
等

第
三
十
五
名
，
賜
進
士
。
清
光
緒
年
間
授
翰
林
院
編
修
。
辛
亥
革
命
時
因
附
和

革
命
，
被
推
舉
為
湖
南
軍
政
長
和
參
議
院
議
長
，
湖
南
都
督
。
一
九
一
二
年
加

入
國
民
黨
，
曾
任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主
席
、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行
政
院
長
等
職

。
譚
延
闓
於
公
務
之
餘
，
潛
心
研
究
書
法
。
他
的
書
法
名
滿
天
下
，
是
繼
清
朝

錢
灃
之
後
的
又
一
個
顏
體
大
家
，
享
有
民
國
四
大
書
法
家
之
首
的
美
譽
。
他
的

字
結
體
寬
博
，
顧
盼
自
雄
，
為
世
人
嘆
為
觀
止
。
譚
延
闓
的
書
法
作
品
兼
有
藝

術
和
文
物
雙
重
價
值
，
現
南
京
中
山
陵
半
山
腰
上
的
巨
幅

石
碑
上
鐫
刻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葬
總
理
孫
先
生
於
此
﹂
兩

行
巨
大
的
鎏
金
字
，
即
為
譚
延
闓
手
書
。

胡
漢
民
，
廣
東
番
禺
人
。
二
十
一
歲
中
舉
人
，
一
九

○
二
年
留
學
日
本
，
一
九
○
五
年
加
入
同
盟
會
。
一
九
○

七
年
至
一
九
一
○
年
間
，
多
次
參
加
武
裝
革
命
，
曾
與
黃

興
共
同
領
導
了
廣
州
新
軍
起
義
和
黃
花
崗
起
義
。
一
九
一

一
年
，
辛
亥
革
命
後
任
廣
東
都
督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秘
書

長
。

胡
漢
民
工
於
隸
書
，
對
書
法
藝
術
理
論
頗
有
研
究
。

他
自
成
一
體
，
別
具
一
格
。
其
書
法
端
莊
雄
健
，
頗
負
盛

名
。
書
法
界
評
價
他
：
﹁胡
漢
民
，
工
書
法
，
清
挺
峻
拔

，
能
合
褚
遂
良
、
米
芾
為
一
體
。
晚
工
曹
全
碑
，
極
神
似

，
集
字
為
詩
如
己
出
。
﹂
其
傳
世
作

品
有
臨
摹
《
曹
全
碑
》
八
條
屏
等
。

南
京
中
山
陵
大
廳
正
面
牆
壁
上
鐫
刻

的
《
總
理
遺
囑
》
巨
幅
匾
額
，
即
出

自
胡
漢
民
手
書
。

吳
稚
暉
，
又
名
敬
恆
，
清
光
緒

辛
卯
科
舉
人
。
曾
東
渡
日
本
，
西
至

英
法
，
後
追
隨
孫
中
山
，
加
入
同
盟
會
，
投
身
辛
亥
革
命

。
有
﹁民
國
怪
人
﹂
之
稱
的
吳
稚
暉
，
學
貫
中
西
，
致
力

教
育
，
影
響
甚
巨
。
一
九
六
二
年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曾
授
予
他
﹁世
界
學
術
文
化
偉
人
﹂
稱
號
，
為
二
十
世
紀

獲
此
殊
榮
的
首
位
中
國
人
。

吳
稚
暉
是
民
國
時
期
無
人
匹
敵
的
篆
體
書
法
大
家
。

在
重
慶
時
，
蔣
介
石
請
他
寫
﹁蔣
金
紫
園
墓
碑
﹂
。
全
文

八
百
餘
字
，
吳
稚
暉
以
七
十
七
歲
高
齡
之
身
，
全
神
貫
注

，
一
絲
不
苟
，
僅
用
兩
個
半
天
便
圓
滿
完
成
。
陳
布
雷
大

加
讚
賞
：
﹁圓
渾
凝
重
，
蒼
勁
有
力
而
力
不
外
露
，
實
乃

篆
體
書
法
之
精
品
也
。
﹂

于
右
任
，
陝
西
三
原
人
，
清
光
緒
年
間
舉
人
。
曾
因

刊
印
《
半
哭
半
笑
樓
詩
草
》
譏
諷
時
政
遭
清
廷
通
緝
，
亡
命
上
海
，
遂
進
入
震

旦
公
學
。
震
旦
學
院
肄
業
。
早
年
加
入
光
復
會
、
同
盟
會
。
自
一
九
○
七
年
，

先
後
創
辦
《
神
州
日
報
》
、
《
民
立
報
》
等
進
步
報
刊
，
積
極
宣
傳
民
主
革
命

。
曾
任
國
民
黨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交
通
部
次
長
，
國
民
聯
軍
駐
陝
總
司
令
，
審
計

院
、
監
察
院
院
長
等
職
。

作
為
民
國
時
期
著
名
的
書
法
藝
術
大
家
，
于
右
任
尤
擅
魏
碑
與
行
書
，
首

創
﹁于
右
任
標
準
草
書
﹂
，
被
譽
為
﹁當
代
草
聖
﹂
、
﹁近
代
書
聖
﹂
、
﹁中

國
書
法
史
上
繼
王
羲
之
、
顏
真
卿
之
後
的
第
三
個
里
程
碑
﹂
。

晚
年
在
台
的
于
右
任
，
渴
望
葉
落
歸
根
。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他
飽
蘸
激
情
，
寫
下
了
真
摯
感
人
的
詩
作
《
望
大
陸
》
：
葬
我
於
高
山
之
上
兮

，
望
我
大
陸
；
大
陸
不
可
見
兮
，
只
有
痛
哭
。
葬
我
於
高
山
之
上
兮
，
望
我
故

鄉
；
故
鄉
不
可
見
兮
，
永
不
能
忘
。
天
蒼
蒼
，
野
茫
茫
，
山
之
上
，
國
有
殤
。

周末，來到武漢長江大橋旁，見到許多老人，
在寒風裡放飛箏，心情一下就沉得起來，想起我的
童年，父親做的風箏，曾給我許多快樂的記憶。

記得那年三月三，風箏飛滿天……
那時物質匱乏，生活過得很艱難，童年雖然沒

有作業壓力，卻也沒有玩具、娛樂和課外讀物。一
個周末，父親找來一把竹篾仔細地削呀削，一群兒女圍着他問： 「爸
爸，你削竹子做啥子嘛？」父親笑而不語，接着用細麻線紥骨架，我
看出來了，他是在做一個風箏，弟弟、妹妹們依然沒明白，他們還小
。然後父親就把自己關到一個屋子裡不讓我們進去，我想他一定是在
用白紙糊風箏，因為當時沿江一帶心靈手巧的男孩子都是用白紙糊風
箏的，一旦風箏在長江的上空出現，那靈巧的身姿，那拖曳在身後的
長長的尾巴，在春風裡鼓盪着、飄揚着、飛舞着，兩岸操持生計的大
人和玩耍的小孩都能看到，也給沉悶的生活帶來一絲絲的輕快。

臨近中午，父親終於打開門，逕自出去了，幾個弟弟、妹妹 「呼
啦」衝進去，歡喜得又跳又叫，雖在我意料之中，然而，那一瞬間我
仍然驚呆了，因為那不是一個普通的白色風箏，那是父親用五顏六色
的顏料精心勾畫的彩蝶。在色彩單調的年代裡，我真的沒想到心情苦
悶的父親會紥風箏，我也沒想到原來風箏可以這麼漂亮，我更不敢相
信那個風箏會屬於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們。

我們姐弟幾個小心翼翼地捧着這個風箏，呼喚鄉場上的小夥伴，
來到江邊沙灘上，輕輕地放飛它。一群在江邊長大的孩子看它在春風
裡得意的翩翩起舞，看它輕盈地從金黃醉人的油菜花上面掠過，看它
婀娜着從柳樹桃花上面飛升，聽着夥伴們一浪又一浪的歡叫聲，幼小
的心靈也起起伏伏鼓滿了嚮往。我心裡明白與那風箏同時放飛的是慈
祥的父愛，是溫暖的手足之情，那風箏既放飛着童年的歡樂笑聲，也
放飛着兒時的夢想和希望……我相信深深的父愛如同那個春日午後的
陽光。將永遠溫暖着兒女的心房，那飛舞的彩蝶風箏，將永遠放飛在
兒女的心靈天空。而今，父親雖已作古，但往事如鳥翼張開，牽動着
我無盡的情懷，我忘不了那個兒時的彩蝶風箏。在微微的春風裡，我
想起了和兒子到紅沙磧放風箏的情景，雖然三峽工程使江水上漲，美
麗的紅沙磧已消失在水域之下，兒子也到外地求學，但我知道兒子沒
有忘記母子同放風箏的快樂時光，不然，他不會在搬了好幾次家後也
捨不得扔掉那個童年的風箏。

站在江岸上，欣賞着天空放飛的一個個色彩斑斕的風箏，我想那
鼓動的雙翼一定注滿了人間的親情和愛心，放飛着人生的希望。

哲
人
把
小
孩
、
物
理
學
家
、
數
學
家
同
時
請
到
一
個

密
閉
的
房
間
裡
。
黑
暗
中
，
哲
人
吩
咐
說
：
﹁請
你
們
分

別
用
最
廉
價
又
最
能
使
自
己
快
樂
的
方
法
，
看
誰
能
盡
快

把
這
個
房
間
裝
滿
東
西
。
﹂

物
理
學
家
馬
上
伏
在
桌
上
開
始
畫
這
個
房
間
的
結
構

圖
，
然
後
埋
頭
分
析
這
個
季
節
裡
哪
是
光
射
最
佳
的
方
位

，
在
哪
個
位
置
開
扇
窗
最
合
適
。
草
圖
畫
了
一
大
堆
，
絞

盡
腦
汁
的
物
理
學
家
還
是
被
不
能
確
定
在
哪
堵
牆
上
開
窗
深
深
苦
惱
着
。
而
數

學
家
在
聽
到
吩
咐
後
，
立
即
找
來
捲
尺
丈
量
牆
的
長
度
和
高
度
，
之
後
伏
案
計

算
這
間
房
的
體
積
，
又
在
苦
苦
思
索
能
用
什
麼
最
廉
價
的
東
西
恰
到
好
處
地
把

房
間
迅
速
填
滿
。

只
見
那
個
小
孩
拽
來
一
根
蠟
燭
，
從
口
袋
裡
掏
出
火
柴
點
燃
它
︱
︱
昏
暗

的
房
間
一
下
子
明
亮
了
。
在
物
理
學
家
和
數
學
家
還
皺
着
眉
頭
計
算
種
種
方
案

時
，
小
孩
已
經
歡
快
地
在
屋
裡
圍
着
搖
曳
的
燭
光
幸
福
地
跳
舞
和
歌
唱
了
。

哲
人
問
物
理
學
家
和
數
學
家
：
﹁你
們
難
道
沒
聽
說
過
用
燭
光
盛
宴
這
個

古
老
的
民
間
故
事
嗎
？
﹂
數
學
家
和
物
理
學
家
回
答
：
﹁我
們
知
道
，
可
我
們

是
數
學
家
和
物
理
學
家
啊
，
怎
麼
會
用
這
麼
簡
單
獲
勝
的
方
法
？
﹂

哲
人
嘆
了
口
氣
：
﹁簡
單
的
心
一
旦
複
雜
起
來
，
歡
樂
和
幸
福
就
離
你
們

越
來
越
遠
了
。
﹂

有一個人總是落魄不得志
，便有人向他推薦智者。

智者沉思良久，默然舀起
一瓢水，問： 「這水是什麼形
狀？」這人搖頭： 「水哪有什
麼形狀？」

智者不答，只是把水倒入杯子。這人恍然：
「我知道了，水的形狀像杯子。」

智者無語，又把杯子中的水倒入旁邊的花瓶
。這人悟道： 「我知道了，水的形狀像花瓶。」

智者搖頭，輕輕端起花瓶，把水倒入一個盛
滿沙土的盆。清清的水便一下融入沙土，不見了
。這個人陷入了沉默與思索。

智者彎身抓起一把沙土，嘆道： 「看，水就
這麼消逝了，這也是一生！」

這個人對智者的話咀嚼良久，高興地說：
「我知道了，您是通過水告訴我，社會處處像一

個規則的容器，應該像水一樣，盛進什麼容器就
是什麼形狀。而且，人還極可能在一個規則的容
器中消逝，就像這水一樣，消逝得迅速、突然，
而且一切無法改變！」這人說完，眼睛緊盯着智
者的眼睛，他現在急於得到智者的肯定。

「是這樣。」智者拈鬚，轉而又說： 「又不
是這樣！」說畢，智者出門，這人隨後。在屋簷
下，智者伏下身子，手在青石板的台階上摸了一
會兒，然後頓住。這人把手指伸向剛才智者所觸

摸之地，感到有一個凹處。他不知道這本來平整
的石階上的 「小窩」藏着什麼玄機。

智者說： 「一到雨天，雨水就會從屋簷落下
，這個凹處就是水落下的結果。」

此人遂大悟： 「我明白了，人可能被裝入規
則的容器，但又應該像這小小的水滴，改變着這
堅硬的青石板，直到破壞容器。」

智者說： 「對，這個窩會變成一個洞！」人
生如水，我們既要盡力適應環境，也要努力改變
環境，實現自我。我們應該多一點韌性，能夠在
必要的時候彎一彎，轉一轉，因為太堅硬容易折
斷。唯有那些不只是堅硬，而更多一些柔韌、彈
性的人，才可克服更多的困難，戰勝更多的挫折。

周恩來總理以其蓋世偉業和高
風亮節，給世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感
人故事，我在報章中讀到過許多許
多，現在，本人也來講幾個，有些
是自己親歷的，有些則是從中國外
交部資深翻譯們那裡聽來的。在這

些看似平凡的一言一行中，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
，滲透到一個又一個細微末節。

做蘇聯人民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九月底，蘇聯作曲家圖里科夫來中國

訪問，由當時的對外文委負責接待。那時，我在外交
部翻譯處工作，被接待單位借去當陪團翻譯。該部門
的領導打算請周恩來總理見一下這位蘇聯客人，但感
到沒有把握，於是，便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試探。
「總理辦」很快就做出了答覆：總理說，這幾年，來

我國的蘇聯人少多了，他要見一下這位作曲家，這是
做蘇聯人民工作的好機會嘛！總理還特別交代，國慶
節那天，要請這位蘇聯客人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和參加
焰火晚會。我這是陪外賓第一次登上這個聞名於世的
城樓──新中國的 「名片」，感到十分光榮和興奮。

國慶節一過，周恩來就在北京飯店接見了這位蘇
聯作曲家。往見前，蘇聯客人感到有點緊張，對我說
，他出訪過十幾個國家，從來沒有被外國領導人接見
過，這樣的榮譽真讓他有點受寵若驚。他又說，不知
道周恩來會問他些什麼，他該怎麼回答。我告訴他，
周總理十分平易近人，對蘇聯和蘇聯人民懷有深厚的
感情。他聽我這麼一說，緊張的心情才得到了緩解。

周恩來在親切氣氛中，對這位蘇聯客人講了許多
友好的話。他說，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本來很好，
只是近幾年來雙方有些疏遠了。我們目前在雙邊關係
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難，最終會被克服，中蘇兩國人民
總會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周總理會見這位蘇聯作曲家之前，先與中方陪見
人員見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與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進行了交談。他問我在哪裡學的俄語，是否在對外
文委工作？我告訴總理，是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本科和
翻譯班學的俄語，畢業後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問
，為何給對外文委當翻譯？我說，這一兩年來，中蘇
間人員來往已經很少了，每年才幾起，各部門也就不
再儲備俄語幹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們外交部翻譯
處借翻譯。周總理說，這種辦法好。

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蘇聯民間客人，雖然他
十二三年之後才離開人世。從一九六五年起，中國與
蘇聯逐步陷入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抗的局面。本來
「雞犬之聲相聞」的兩大鄰國，卻 「老死不相往來」

整整二十年，雙方僅僅保留着 「兩個館三條線」：各
自在對方的大使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國際航
線、國際列車線（每周均各開一班、一列）和政府
「熱線」。

周恩來會見蘇聯作曲家二十年之後，有一次，我
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聽完音樂會準備離場時
，忽然聽見有人高聲喊我的名字。原來，是這位蘇聯

朋友從老遠的地方認出了我。在簡短的交談中，他深
情地回憶起二十年前周恩來的親切接見，說這是他一
生 「莫大的光榮」。

神奇的記憶力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半期，周恩來總理經常參加

外國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與各國使節廣泛進行接
觸。當他與使節們交談時，外交部翻譯處五大語種
（英、法、俄、西、阿）的譯員們都緊跟其後，當需
要時（周總理懂英、法、俄語），就上前翻譯。我曾
有幸多次參加了這項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見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一名臨時
代辦，邊握手邊說： 「拉茲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興
又見到了你。」又說： 「夫人好久沒有見了，她好像
不太像俄羅斯人。」原來，這位代辦夫人那天把頭髮
吹得很高、很鬆，像隻大雞窩，相當超前。代辦似乎
感到此話有點諷刺意味，臉刷地漲得通紅，結結巴巴
地，用漢語夾帶着俄語進行解釋： 「總理，她是俄羅
斯人，是的。不過，她來自俄羅斯東部，是東方人，
所以，總理才覺得，她有點不太像一個純的俄羅斯人
。」還有一次，周恩來與蘇聯使館另一名臨時代辦邊
握手邊說： 「莫初黎同志，拉賓同志（蘇駐華大使）
回去有兩個星期了吧？他現在好嗎？準備什麼時候回
來？」還問： 「今天為什麼沒有見到你的夫人？」

蘇聯使館的代辦算不上什麼人物，頂多是個公使
銜參贊，而且這個 「代辦」還是 「臨時」的，又經常
換人，但周恩來碰見時一眼就可認出，還能直呼其名
。連人家大使因事暫離使館回國的時間，他都記得一
清二楚。在外交部高翻們的心目中，周恩來總理是位
「超人」。其 「超」之一是記憶力特別神奇，真是過

目不忘。有兩個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
有一次，周恩來會見一個日本考察團前與中方陪

見人員交談時，說發現 「有位新同志」，便問他叫什
麼名字，什麼地方人，在外交部哪個司工作。原來他
是從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過後不久，周恩來會
見了另一個日本考察團，江培柱也參加這次會見，坐
在會見廳的後排，準備當總理問問題時，好立即作出
回答。周恩來在與外賓交談時發現了他，便說： 「江
培柱同志，請坐到前面來，這樣，談情況就可以聽得
更清楚。」還有一次，江培柱在駐日本使館工作期間
生病住院，周恩來偶然從一名外交部官員那裡得知後
便說： 「你說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個小胖子嘛！他
生的什麼病？請轉告他：好好治療、休息！」

還舉個例子。有一次，周恩來給羅馬尼亞駐華大
使敬酒時，指着身邊並不太知名的女譯員說：她是外
交部蘇歐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後小聲對她一個人說
：可不要再生啦！原來，周恩來在另一次會見羅馬尼
亞外賓之前，與在場的中方陪見人員逐一交談時，了
解到這名譯員的家庭和工作情況。

周恩來總理作為我們心目中的 「超人」，其 「超
」之二是為民日夜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精確的統計：在一九五五年萬隆
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印度尼西亞逗留了一

百六十八個小時，而睡眠的時間總共只有十三個小時
，每天平均還不到兩個時辰。

對譯員的關懷無微不至
周恩來總理對譯員們關懷備至，開會研究重大的

外事問題時，讓譯員也參加，以便了解情況，掌握政
策。有好幾次，他發現譯員沒有在場，就不高興地說
： 「為什麼不讓翻譯同志來參加會，人家不了解情況
，怎樣給你翻⁈」他對譯員體貼入微。有些外國領導
人正式宴請外賓時，不讓譯員上正座，而是讓其坐在
甚至站在身後翻譯。周恩來早就說過，這個例我們新
中國要破，宴請時，請譯員也上正座。朝鮮語翻譯前
輩張庭延，談起給周總理當翻譯的情景時告訴我，總
理有一次在宴請朝鮮外賓過程中，幾次為他夾菜，親
切地說： 「你也吃嘛」，有時甚至還有意停頓一兩分
鐘，好讓他能吃上幾口。

法語翻譯前輩董寧川給我講的一個故事，令我終
生難忘，後來，我又講給自己的親人們、朋友們聽，
他們也特別受感動。有一次，一位剛果特使來訪，周
總理親自陪同他乘坐汽車，從長沙去韶山參觀毛澤東
主席故居。賓主交談時，坐在車子前排的董寧川，總
是轉過頭來翻譯。過了大約十幾分鐘，周恩來覺得譯
員這樣做太累，便提出自己坐到車子的前排，請譯員
與外賓坐在後排翻。董寧川感到，總理如果坐在前排
，與外賓交談時，他也得轉過頭來講，心裡就想，累
我可別累總理，於是，怎麼也不肯改坐到車子的後排
。但周恩來執意要換座，這位高翻只好服從。結果，
老人家真的不斷地轉過頭來與剛果特使交談。董寧川
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車子前排翻，周恩來就是不答應
。這一路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這位高翻一路念叨着
： 「可別把總理給累着啦！」年過九旬的董寧川每每
憶及此事，總是無限感慨地說： 「世上哪個國家的總
理會這樣做啊⁈」有一段時間，在我國領導人會見外
賓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見人員的名單，周恩
來特別交代，譯員的名字可別漏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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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人性光芒與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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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記憶 楓葉紅

香港一位電台主持人梁君，曾
給兒子寫了一份 「備忘錄」。梁君
的兒子，已經十幾歲了。這位父親
覺得，兒子的面前，將有很多機會
，也有很多挑戰。不可能處處順利
，更不可能事事如意。所以梁君把

自己經過慘痛失敗得回來的體驗，列為九條，寫給兒
子。讓兒子在以後的人生中，一定要好好記住。

一、 「對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意。在你一生
中，沒有人有義務要對你好，除了我和你媽媽。至於
那些對你好的人，你除了要珍惜、感恩外，也請多防
備一點。因為每個人做每件事，總有一個原因，他對
你好，未必真的是因為喜歡你，請你必須搞清楚，而
不必太快將對方看作真朋友。」 說得好，尤其是有權
和有錢的時候，更要警惕那些對你好的人。

二、 「沒有人是不可代替的，沒有東西是必須擁
有的。看透了這一點，將來你身邊的人不再要你，或
許你失去了世間的最愛時，也應該明白，這並不是什
麼大不了的事。」 只有自己，永遠屬於自己。也只有
自己，永遠不會拋棄自己。

三、 「生命是短暫的，今日你還在浪費着生命，
明日會發覺生命已遠離你了。因此，愈早珍惜生命，
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與其盼望長壽，倒不如早
點享受。」 生命不可延長，但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質
量卻可以提高。如果今天和昨天一樣，無疑是浪費生
命。

四、 「世界上並沒有最愛這回事，愛情只是一種
霎時的感覺，而這感覺絕對會隨時日、心境而改變。
如果你的所謂最愛離開你，請耐心地等候，讓時日慢
慢沖洗，讓心靈慢慢沉澱，你的苦就會慢慢淡化。不
要過分憧憬愛情的美，不要過分誇大失戀的悲。」 每
個年輕人，都應該記住，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
是唯一的選題。

五、 「雖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沒有受過很多
教育，但並不等於不用功讀書，就一定可以成功。你
學到的知識，就是你擁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起家
，但不可以手無寸鐵，切記！」 梁君在寫這段話時，

特意囑咐兒子要 「切記」。時代越發展，社會越先進，讀書的作用越
明顯。只有知識，才會成為立身之本。

六、 「我不會要求你供養我下半輩子，同樣地我也不會供養你的
下半輩子。當你長大到可以獨立的時候，我的責任已經完結。以後，
你要坐巴士還是奔馳，吃魚翅還是粉絲，都要自己負責。」 父親有父
親的責任，兒子有兒子的責任。我們現在有很多父親，就是因為過多
過久的承擔了兒子的責任，所以他們的兒子才缺乏自立自強的本領。

七、 「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但不能要求別人守信，你可以要求
自己對人好，但不能期待人家對你好。你怎樣對人，並不代表人家就
會怎樣對你，如果看不透這一點，你只會徒添不必要的煩惱。」 誠信
為本，寬大為懷，遇困不怨天，有難不尤人。

八、 「我買了十多年六合彩，還是一窮二白，連三等獎也沒有中
。這證明人要發達，還是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
。」 每一張彩票的大獎、都是建立在十萬、百萬人的失望和痛苦之上
。不光榮，更不高尚。要收穫，唯有去耕耘。

九、 「親人只有一次的緣分，無論這輩子我和你會相處多久，也
請好好珍惜共聚的時光。下輩子，無論愛與不愛，都不會再見。」 親
人共聚的時光，是人生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光。因為只有親人，才是這
個世界上最親的人。失去了，就不會再回來。

梁君寫給兒子的 「備忘錄」，可謂是情真意切，語重心長，字字
珠璣，句句千斤。對我們每個人，都是難得的人生啟迪。值得品味，
值得銘記。

周恩來


